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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如何唤醒教师本体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是影响教师主动持续专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专业发展实
践中，以培训为主的外部驱动式的教师专业发展效果并不理想，投入高、数量多的专业培训项目，并
没有提高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其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也十分有限。[1][2]幼儿园
教师对专业发展活动的满意度不高，大多教师对培训学习和专业成长缺乏紧迫意识和热情，[3]还有
一些教师将专业培训看成是负担，甚至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透过现实情况可以发现，教师个体缺乏
专业发展意愿已经成为影响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主动性、有效性、持续性的现实困境，并且未能得到
有效解决。要回应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教师个体发展意愿不强、方向不明、动力不足、效果不佳的实
践难题，重点在于唤醒教师本体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教师愿景作为教师发展的重要表征，是影响教师
主动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教师愿景的方向性、动机性和标准性等功能特征，有助
于教师自主发展意愿的萌发，合理清晰的教师愿景能够为教师个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评量标准和
自主动力。 [4]正是基于教师愿景在教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幼儿园教师建设合理清晰的愿景十
分必要。引导幼儿园教师建设高质量的愿景，就需要清楚是何种因素影响着教师愿景的发展。已有研
究显示，教师愿景的发展受到个体、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且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为进一步解释教

［摘 要］ 教师愿景是教师关于未来理想工作实践的图景，是影响教师主动持续有效发展的重
要因素。本文以辽宁省沈阳市 515 名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
法，探讨驱动教师愿景发展的内外机制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驱动幼儿园教师愿景高水平发展的
前因组态共有 8种构型，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支持—投入”主导的 A类型，此类型主要受愿景外部
机制主导，因受到积极的组织支持感以及对工作的高度投入所产生；二是“设想—规划”主导的 B 类
型，此类型的出现主要受愿景内部机制所构成的影响，因理想的设想和合理的规划主导所产生。其
中，愿景实践感是驱动教师愿景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幼儿园教师需从自身对角色、教育教学、幼
儿发展的理解来描绘对未来理想工作实践的清晰图景，并设计具体明确的目标及策略，同时配合园
所组织的积极支持以及自身工作的高度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增强自身的愿景实践感，才能更好地驱
动幼儿园教师愿景的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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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愿景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多因素耦合的角度，探析幼儿园教
师愿景发展的诸多路径，力图厘清驱动教师愿景发展的复杂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促进教师愿景发
展的支持体系，从实证角度回应教师本体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激发这一核心问题，从而推进实现幼儿
园教师自主发展。

二、文献综述

“教师愿景”是教师关于职业、工作方面的愿景，属于个人愿景的范畴，它是教师个人出自真心追
求并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目标的教师形象或工作意象，是教师对未来理想工作实践图景的预期和设
想。 [5]本研究将幼儿园教师愿景界定为幼儿园教师在专业自我的发展中，产生的对未来工作实践图
景的感知、设想与规划。
（一）教师愿景内涵及作用
“教师愿景”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哈姆尼斯（Hammerness）提出，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拓展与丰富。目前关于教师愿景内涵的主要观点有四个。一是未来图景。该观点认为愿景是一种
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关于未来的图像，[6]教师愿景是关于未来学习活动的图景，这些图景代表他们
未来将如何教学。[7]二是理想课堂实践图景。该观点认为教师愿景是教师关于理想课堂实践的图景。[8]

三是终极目标。该观点认为教师愿景是教师想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帮助学生在未来成为什么样的
成年人。[9]四是个人承诺。该观点认为教师愿景是教师寻求超越一般课程要求之结果的一种个人承
诺，它虽然植根于教师关于学生之设想的信念和理论，但又不同于信念和理论，是教师更多地以道德
而非认知的方式鼓舞学生的个人承诺。[10]在教师愿景作用方面，教师愿景可以对教师工作生活、专业
发展以及职业生涯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一，教师愿景能够为教师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对于持有清晰
愿景的教师来说，他们十分明确自己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实现的希望、梦想或是终极目标，这些将成为
教师日常工作实践及发展的航标。同时，他们会通过控制教学决策以达成使命。建立愿景不仅能够使
教师在心理上获得独立决策的勇气，也能促进其进行独立思考。 [11]其二，教师愿景关涉教师发展意
愿，影响教师发展动力，可以作为教师成长动力源之一。 [12]当教师感到愿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适
中，且通过努力可以实现时，此时愿景就会产生强大的正面力量，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感，为教师
带来希望和动力。[13]其三，教师愿景可以作为反思工具，帮助教师检视已有教学信念的结构，并深入
探索教学工作的意义。[14]一旦愿景形成，便提供了一个无形标准，就像一把标尺或是一个参照点，[15]

引领教师更有效地反思教学实践。
（二）影响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内源性因素
教师愿景本身的特征构成能够影响其发展。哈姆尼斯认为教师愿景可以通过焦点（focus）、范围

（range）、距离（distance）三个重要维度而表现出不同特征。[16]焦点维度可以表现为模糊、比较清晰、清
晰三个特征；范围可以是狭窄的、具体的，也可以是宽广的、全景式的；距离是指愿景相对于一个人当
前实践有多近或多远，其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遥远、远、近。已有研究表明，愿景本身的特征
会对教师愿景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当教师感知到愿景与实践之间差距较大时，教师会认为愿景是难
以实现或无法实现的，并产生失望的情绪，这会对教师的愿景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7]而当教师感知到
愿景与实践之间的差距适中时，会产生高效能感，使教师增进实现愿景的信心。[18]本研究根据付媛媛
的开放式问卷可知：教师对理想幼儿园教师形象设想的清晰度与焦点维度相关；教师对于自身愿景
与人生意义的联系以及未来实践的目标与范围维度相关；教师对于愿景与实践差距的感知以及对有
效实现愿景的感知与距离维度相关。因此，结合哈姆尼斯的教师愿景模型，可以将幼儿园教师愿景的
内源性因素划分为理想实践意象、愿景效能感、愿景意义感、愿景实践感和未来规划五个方面。其中，
理想实践意象是指幼儿园教师围绕自己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理想实践工作图景展开的设想；愿景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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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指幼儿园教师综合评估愿景实践过程从而做出的能否有效地、成功地执行和实现愿景的感知与
判断；愿景意义感是指幼儿园教师对于愿景赋予其工作意义的感知；愿景实践感是指幼儿园教师在
愿景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理想与现实差距的体验与感受；未来规划是指幼儿园教师围绕教师愿景制定
的具体实践目标与方案。
（三）影响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外源性因素
本研究认为外源性因素是指愿景自身结构特征以外的其他因素。换言之，当前关于幼儿园教师

愿景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中提及的大多数因素都可称为外源性因素。关于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外源
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个人因素包括教师自身的理想及追求、[19]个人兴趣、
个人记忆和经历、[20]教师的知识与实践经验 [21]以及教师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等方面；环境因素包括政
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影响、[22]工作环境与园所文化、[23]园所的规章制度与支持系统、[24]教师成长中的
重要他人 [25]等。在上述因素中，组织支持和工作投入被研究者们认为是影响教师愿景发展的重要外
源性因素。
一方面，组织支持感会对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英国管理学学者哈梅尔

（Hamel）和美国管理学学者普拉哈拉德（Prahalad）认为社会因素会对愿景的形成造成影响。[26]休伊特
（Hewittsupa）等人认为，一个合作、支持、有发言权，并能感受到尊重的教学环境，是一种能为教师提
供机会的教学环境，会对自身愿景产生积极影响。[27]米诺格（Minogue）等人认为学校的制度政策等会
影响教师的教学愿景。[28]

另一方面，工作投入对幼儿园教师愿景具有间接影响。工作投入是个体对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一
种持久、积极的情绪与完满的状态。[29]已有研究表明，当个体的工作投入度较高时，即个体在工作中
充满活力，甘于奉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时，会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进而产生较强的职业成功感和
较高的职业满意度。[30]当幼儿园教师工作投入度较高时，他们会更容易在工作中感受到成功，便会对
自身产生充足的信心，并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而这种积极的情感会促使幼儿园教师在实
现自我的过程中不断激励自己，从而实现愿景的不断发展。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是有关教师愿景的内涵、特征、影响其发展因素以及对教师发展的影响研

究，对教师愿景的形成发展过程研究存在不足。同时，在探讨影响教师愿景发展的因素时，大部分研
究多以单一因素对教师愿景发展进行考察，缺乏对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探讨。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受
到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为了清晰地呈现教师愿景发展因素及其作用路径，本研究
将结合现有研究，选取愿景内涵中包含的理想实践意象、愿景效能感、愿景意义感、愿景实践感、未来
规划五个因素作为内源性因素；将组织支持感和工作投入作为外源性因素，讨论在内外源因素交互
的条件下如何驱动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内外双因素构建幼儿园教师愿
景发展驱动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外源性因素

内源性因素

幼儿园教师
愿景发展理想实践意象

组织支持 工作投入

未来规划

愿景效能感 愿景意义感
愿景实践感

图1 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驱动因素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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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介于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第三种研究

途径，其本质是布尔代数运算法则，从整体性与系统性出发，深入剖析要素间的内在逻辑。该方法适
合处理多种变量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关系，可以打破线性关系的局限，从多因素组态角度出发，探究因
素间相互作用的多种驱动机制。该研究方法早期主要运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采取
“整体的”组合方式解释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31]现今这一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经济学、教
育学等领域。例如，在管理学研究中，定性比较分析已经成为管理、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领域解决因
果关系复杂性的重要工具；[32]在教育学研究中，目前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有关影响因素、生成机制、
提升路径等问题的探讨。学前教育领域对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较少，然而学前教育领域同样
需要解决复杂因果关系、影响机制、政策协同路径等问题。因此，应重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学前教
育相关研究中的运用。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 QCA 方法研究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驱动机制，主要原因在于以往对教师

愿景影响因素的研究，无论是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探讨的都是单个因素与教师愿景发展之间的
关系，其结论往往停留在静态视角，仅追求最优的单一因果模型，各要素之间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个
体，以相分离的形式存在，没有看到因素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对教师愿景发展的影响。而 QCA 方法
能够从组态视角分析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背后的多元驱动机制，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第
一，QCA 方法更关注社会现象的多重条件组合，用于解决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
的情况；某一原因的改变不一定导致相应结果的改变；同一现象可能是由不同的“条件组合”或“原因
组合”造成的问题。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叉作用的过程，采用此方法能够从
组态的层面探索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行为产生的各种条件组合，从更为综合、全面的视角认识幼儿
园教师愿景发展的机制。第二，QCA方法具有等效性，探究殊途同归，可以辅助本研究确定幼儿园教
师愿景发展的多条作用路径，为幼儿园教师调整自身愿景水平提供适宜性方案。第三，QCA 方法适
用于中小案例的研究，后经发展也适用于大样本的研究。此方法对样本数量的局限性较小，其结果的
分析不取决于样本的大小，只取决于样本量是否涵盖了代表性个体。本研究的样本对象为辽宁省沈
阳市的幼儿园教师，研究样本量适切，满足 QCA方法要求。第四，考虑到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驱动机
制属于较为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具有模糊性，不能够用“是”或“否”来解释（即 0 或 1 来赋值）。而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赋值过程更具精确性，可以用 0~1 之间连续的数对变量进行赋值，
允许存在“部分隶属关系”，可以更为有效地解释这一问题。综上，本研究采用 fsQCA 方法。
（二）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文献分析法，获取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前因变量。

根据 QCA研究有限多样性要求，纳入研究的前因要素应有科学合理的依据，一般为 4~7 个。第二阶
段，将付媛媛编制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愿景调查问卷》、孙健敏等学者在 2015 年研究中所使用的简
化版组织支持感量表以及 Schaufeli 等人于 2006 年修订的工作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UWES）的简化版（UWES-9）整合为《幼儿园教师专业愿景、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研究
调查问卷》，并对生成的新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第三阶段，依据随
机抽样法选取案例，基于数据采取 fsQCA 方法进行标准化校准，进而测量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驱
动机制的组态构型，最后对组态构型进行达到符合事实的解释分析。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辽宁省沈阳市范围内随机抽取 560 名幼儿园教师作为调查对

象，共收集有效问卷 515份。fsQCA方法理论上要求样本量大于 2n（n为前因变量个数），故本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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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7 个要素的组合对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作用机制。128 个样本已经能全面覆盖所有教师类型，
因此，本研究 515份样本量的选取符合 QCA 方法的要求，可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问卷发放
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数据具体分布情况表
类别 变量 样本数 百分比（%） 类别 变量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8 13.204

最高学历

中专及中专以下 30 5.825
女 447 86.796 大专 130 25.242

劳动关系类型
在编教师 200 38.835 本科 308 59.806

6~10年 65 12.621 二级教师 88 17.087

10年以上 82 15.922 暂未评选 290 56.311

非在编教师 315 61.165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47 9.127

园所类型
公办园 391 75.922 是否为学前教

育专业毕业生
是 402 78.058

民办园 124 24.078 否 113 21.942

教龄

3年以下 268 52.039

职称

高级教师 54 10.485

3~5年 100 19.418 一级教师 83 16.117

四、变量测量

（一）信效度及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使用了问卷法获取数据，所以需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及相关性的检验。使用 SPSS 软件对

问卷 7 个维度进行检验。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达 0.963，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均小于总体系
数且均大于 0.6，表明问卷信度较好，可靠性较高，内部一致性较好。但仅有高信度并不代表问卷有
效，还需要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经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值为 0.960，大于 0.7。近似卡方
值 χ2=15649.034，p<0.001 达到显著性水平。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影响因素的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如
表 2 所示。由表 2 可以看到，各前因变量与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符合预期
结果。

表 2 各因素间相关性检验

1 2 3 4 5 6 7

3. 理想实践意象 0.524** 0.487** 1 — — — —

4. 愿景效能感 0.501** 0.521** 0.596** 1 — — —

5. 愿景意义感 0.479** 0.462** 0.462** 0.535** 1 — —

6. 愿景实践感 0.487** 0.481** 0.587** 0.627** 0.471** 1 —

7. 未来规划 0.556** 0.491** 0.520** 0.520** 0.384** 0.597** 1

1. 组织支持感 1 — — — — — —

2. 工作投入 0.584** 1 — — — — —

注：** 表示 p<0.01。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七因子模型中的组织支持感、工作投入、理想实践

意象、愿景效能感、愿景意义感、愿景实践感、未来规划进行检验，得到结果为 χ2/df=3.194，RMSEA=
0.065，RMR=0.065，GFI=0.810，CFI=0.908，IFI=0.908，TLI=0.900，拟合度良好。分别构建二因子模
型、五因子模型进行对比，二因子模型将变量整合为内部机制与外部机制两个维度；五因子模型的变
量分别为，愿景内涵本质、组织公正、活力、奉献、专注。对比分析数据见表 3，可以看出，七因子模型
在各项指标上均优于其他模型，同时符合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要求的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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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证性因子结果
模型 χ2/df RMSEA RMR GFI CFI IFI TLI

二因子模型 7.898 0.116 0.132 0.562 0.702 0.703 0.684
五因子模型 4.610 0.084 0.058 0.709 0.846 0.847 0.835
七因子模型 3.194 0.065 0.065 0.810 0.908 0.908 0.900
拟合参考值 ＜5.000 ≤0.080 ≤0.080 ≥0.800 ≥0.900 ≥0.900 ≥0.900

（三）变量校准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在进行布尔运算之前，需将原始数据进行设定“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

隶属”三个锚点，将所有数据转化成[0，1]之间的连续数值，因此在使用 calibrate（x，n1，n2，n3）程序对
数值进项计算时，首先要确定锚点的数值。参考以往的研究，本研究采用的是直接校准法，首先通过
Excel 表格中 PERCENTILE.EXC 公式分别进行运算其 95%、50%、5%的值，得出各变量的锚点，即完
全隶属阈值、交叉点阈值、完全不隶属阈值，如表 4所示。

表 4 变量数值校准
变量和结果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理想实践意象 5.000 4.000 2.801
愿景效能感 4.754 3.754 2.256
愿景意义感 5.000 4.000 2.703
愿景实践感 5.000 4.000 2.753
未来规划 4.623 3.951 2.812

组织支持感 5.000 4.000 2.354
工作投入 6.443 5.332 2.782

（四）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对单个因素进行必要性分析。学界通常用一致性来衡量前因变量对于

结果的必要程度，即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前因变量的影响，当一致性大于 0.9 时，即可判定该前因
变量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3]表 5的结果显示前因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 0.9，表明所有前因变量均不是
教师愿景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探究因素间组合起来是如何共同影响教师愿景发展的。

表 5 前因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覆盖率

理想实践意象 0.848 0.855 0.531
愿景效能感 0.809 0.904 0.514
愿景意义感 0.816 0.826 0.531
愿景实践感 0.875 0.853 0.477
未来规划 0.795 0.877 0.531

组织支持感 0.794 0.788 0.523
工作投入 0.812 0.751 0.574

前因变量

~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效能感

~愿景意义感

~愿景实践感

~未来规划

~组织支持感

~工作投入

一致性

0.504

0.512

0.520

0.553

0.522

0.451

0.566

五、路径分析

在对变量进行校准及必要条件分析之后，使用 fsQCA3.0 软件构建真值表，对促进教师愿景的组
态路径进行分析。当研究案例数较大时，应该确定更高的频数阈值。[34]因此，本研究在尽可能地尊重
样本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对路径进行降维，通过多次实验验证，最终将频数小于或等于 2 的样本删
除，在此基础上经过标准化分析，得出复杂解、简约解、中间解。一般来说，中间解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35]

通常情况下，将简约解与中间解共同出现的条件定义为核心条件，将仅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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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条件。由表 6可知，在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交互匹配作用下，经运算，共生成八条促进教师愿景
发展的路径，八条路径的一致性均大于 0.9，解的一致性为 0.988，均超过推荐的临界值 0.8。

表 6 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组态构型及数据

前因变量
B

Ba1 Ba2 Bb1 Bb2 Bc1 Bc2

愿景效能感 ⊗ · ⊗ — · ⊗

A

Aa

·

Ab

·

组织支持感 — — · · ⊗ ⊗● ●

工作投入 ● ● — — — — — —

理想实践意象 — · ● ● ● ● ● ●

愿景意义感 ⊗ · — — · —— ·

愿景实践感 · · · · · · · ·

未来规划 · — ● ● ● ● ● ●

一致性 0.995 0.999 0.988 0.999 0.990 0.995 0.997 0.992

原始覆盖率 0.516 0.481 0.338 0.500 0.402 0.506 0.357 0.312

唯一覆盖率 0.043 0.034 0.001 0.008 0.002 0.004 0.000 0.000

解的一致性 0.988

解的覆盖度 0.689

注：●代表核心条件出现，·代表次要条件出现，大号的⊗代表核心条件缺失，小号的⊗代表次要条件缺失，—代表条
件可出现可不出现。

（一）类型 A：支持—投入主导型
此类型主要受愿景外源因素主导。哈姆尼斯指出，学校环境对教师的支持程度对于教师实现其

愿景十分重要。如果教师处于一个不支持其愿景实现的环境中，就会感到失望和沮丧。这不仅容易使
教师产生职业倦怠，也容易促使其萌生离职意向。 [36]郭静雯也证实了工作环境的支持程度会影响幼
儿园教师愿景的发展。幼儿园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越丰富，越利于教师专心审视自身、教学、学生愿景
的发展；福利待遇越丰厚，越利于教师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会使教师认为付出与回报是成正比的，从
而继续付诸努力，实现愿景；创造的专业发展时间越多，教师越能反思规划愿景的现状、探寻愿景的
发展途径。[37]上述研究表明当教师在组织环境中得到积极的反馈与支持越多，教师越能够全身心投
入到工作当中，从而更加促进自身愿景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可见，组织支持与工作投入是相辅相成
的，此类型在外源因素主导下，执行两组分路径 Aa和 Ab。

Aa：组织支持感 *工作投入 *愿景效能感 *愿景实践感 *未来规划。此路径反映了在支持性园
所管理的方式下，并且在工作过程中全身心地投入时，当教师在愿景实践中有着较高的效能感与实
践感，以及对愿景的实现有着明确清晰的规划，便能够促使其愿景朝向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此路径
是具有积极效应的路径进而展示出正向的结果。这也恰恰表明了，一个有成就的教师具备几个要素：
有远见、有动力、知道并能够“做”，从经验中学习，作为专业团体中的一员。 [38]因而，这类教师在工作
中更善于规划自己的前景，清楚地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教师”，并且对实现这个愿景有足够的自
信，相信自己有实现愿景的能力。这类教师在愿景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领导、同事以及多方位的
支持，有着良好的愿景实践感。教师在这种积极的状态下，能够继续完善自我，更加主动地推动愿景
的发展，最终实现理想的愿景。

Ab：组织支持感 *工作投入 *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效能感 *愿景意义感 *愿景实践感。此路径
较 Aa 来看，同样在高组织支持和高工作投入的前提下，此类教师多了对工作的清晰设想，他们心中
有更加明确的自己想成为的幼儿园教师形象以及想要实现的理想的教学活动图景，并且这类教师在
工作的过程中能够将愿景实践与人生理想、人生意义联系起来感受工作的价值。同时，此类教师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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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愿景效能感与实践感，即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有效地完成愿景，并在实践中、在支持的环
境下，感到愿景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而实现。这些都能驱动教师愿景的蓬勃发展。石
娟等学者在研究中提及，在满足教师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为教师提供和谐的外界生活环境并关注
教师的内心需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 [39]那么，此路径驱动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原因
显而易见，大多数影响因素都处在积极的状态，幼儿园教师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同时拥有积极的心
态，愿景朝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必然的结果。此路径的状态趋于理想化。
（二）类型 B：设想—规划主导型
此类型的出现主要受愿景内部机制所构成的“设想—规划”影响，由愿景的“未来取向”本质所主

导。饶从满等学者认为愿景作为一种“未来取向”的思考，能够从“未来”的时间维度上表征教师发
展，体现了教师主体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对“未来”的意义建构。[40]这也为类型 B路径析出的
合理性提供了佐证。本研究通过路径图分析发现，在设想—规划主导型下可以分为三种分路径：完全
由内部机制影响（Ba）、强组织支持感支撑（Bb）以及无组织支持感支撑（Bc）。

1. 路径 Ba：完全受愿景内源性因素影响。
此路径表明此类幼儿园教师愿景的发展完全由愿景内源性因素所控制，说明此类幼儿园教师愿

景的发展更加受到来自愿景自身特征表现的影响。在此路径下出现了两种子路径，讨论了愿景效能
感和愿景意义感作为边缘条件存在或缺失时的情况。

Ba1：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效能感 *~愿景意义感 * 愿景实践感 * 未来规划。如上所述，此路径
抛开组织对教师支持以及教师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从教师自身愿景特征出发，当幼儿园教师对自己
的职业生涯拥有美好的设想，对实现愿景也有清晰的规划，并且在愿景实现的过程中有着良好的情
感体验时，即便是愿景效能感不足，愿景意义感不强，也能促使自身愿景朝向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
这类幼儿园教师也完美地诠释了“信仰”的含义，即便在对愿景实现出现信心不足或失望之时，也能
够选择稳步踏实地向前走，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教师难
免会出现自我怀疑的情况，但规划起到了消退自我怀疑的作用，[41]应充分重视教师的生涯规划能力，
并且在职前阶段就应加以培养，引领师范生的高层次发展和个性解放，使这些未来的教师能对自己
的教育教学和专业生涯进行理性的认识、分析和规划。

Ba2：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效能感 *愿景意义感 *愿景实践感 *未来规划。此路径与上述 Ba1都
与组织支持感、工作投入无关。不同的是，此路径表明教师愿景的发展在设想以及规划的指导下，完
全受愿景内部机制影响。此类教师启动所有内源因素条件，触发其教师愿景的发展。教师从对愿景的
设想并对未来有翔实的规划，也相信自己能有效地完成所制定的目标；在愿景实践的过程将自身工
作与人生目标意义相结合，并对愿景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有着较为理性和积极的认知。显而易见，在愿
景的每一个内源因素都具备的情况下，幼儿园教师愿景的良性发展是必然的。教师们相信自己所想
所做是有价值的，其愿景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此类教师专业水平需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脚踏实地
地走完职业生涯的每一步，完美地应对每一次职业的转变。在愿景发展过程中要“思”与“做”并行，要
对未来有清晰的意向，也要有具体的目标规划，并在实践中采取积极行动。否则，教师发展的愿景将
止步于对未来不着边际的描述和幻想中，缺少有效的执行力，而成为空洞的“愿景宣言”。[42]

2. 路径 Bb：强组织支持感支撑。
此类型在幼儿园教师愿景内部机制主导的基础上，得到了组织环境的充分支持。组织支持感会使

教师有一种迫切的为学校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而学校也会给予教师一定的归属寄托感。[43]

Bb1：组织支持感 *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效能感 * 愿景实践感 * 未来规划。对比路径 Ba1 可以
看出，此类教师通过建立清晰的实践设想、合理规划未来的愿景，在同样缺少对实现愿景的自信心的
条件下，若组织环境可以对教师的工作给予一定的支持，尽可能地助力教师缩小理想与实际的差距，
仍旧能够促使幼儿园教师愿景朝良性方向发展。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作之前，对自

49



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判断力或主体的自我把握与感受，可以分为结
果期望和效能期望，区别在于有些人尽管可以坚信某一特定的行为会产生某些结果，但他们并不一
定相信自己能够实施那些行为。[44]如果教师持有的是结果期望，尽管他们能够积极地规划自己的职
业生涯，也坚定地认为自己会实现愿景，但却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此时组织的态度以及幼儿园教师
在实践过程中的感受就尤为重要。

Bb2：组织支持感 *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意义感 *愿景实践感 *未来规划。对比路径 Ba2来看，
此路径与其具有相似之处。此时教师无论是否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有效地实现愿景，在组织环境大
力的支持和帮助下，教师感知到工作实践的价值，对于教师专业愿景的发展来说是具有良性趋势的。

3. 路径 Bc：无组织支持感支撑。
此路径与其他几条路径最大的差别在于，组织环境对教师没有正向的支持。甚至是幼儿园教师

愿景发展阶段的阻碍。阻碍性压力源会大量消耗个体的生理和情绪能量，进而难以维持工作上对体
力的要求和积极的工作状态，可能会降低个体体力和情绪资源的可得感。 [45]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
受到教师个人维度因素与幼儿园组织维度因素的共同制约。 [46]因此即使在这种消极背景下，幼儿园
教师依旧可以通过其他路径驱动教师愿景的发展。

Bc1：~组织支持感 *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效能感 *愿景实践感 *未来规划。此路径在设想—规
划主构型下。教师通过自我要求在实践过程中缩小理想与实践差距，相信自己能够有效实现愿景。此
类教师具有积极向上、越挫越勇的品质，在组织环境被破坏的情境中仍能对愿景的发展抱有积极
的心态。

Bc2：~组织支持感 *理想实践意象 *~愿景意义感 *愿景实践感 *未来规划。此路径与路径 Bb1
相反的是，教师在没有组织支持感的情况下，依旧通过完成建立理想实践的设想、合理规划自己的专
业愿景来缩小理想与实践的差距，从而促进愿景的实现与发展。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选取教师愿景的外源因素———组织支持感、工作投入，以及愿景的内源因素———理想实践

意象、愿景效能感、愿景实践感、愿景意义感、未来规划，共 7 个前因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方法对教师愿景的发展进行分析解释，基于多重组态，得出以下结论。

1. 单个要素不构成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必要条件。
本研究采用 fsQCA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发现，单个要素并不构成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必要条

件，这说明单个因素对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驱动有局限性，也进一步说明了幼儿园教师愿景的发
展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多样性，其发展由各种因素共同驱动，这完全符合了定性比较分析的集合
论。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从更综合、更全面的角度解释了驱动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各因素之间
的关系。

2. 促进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组态有两大类型。
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驱动机制主要分为两大类型：由愿景外部机制引发

的支持—投入主导型和由愿景内部机制引发的理想—规划主导型。在理想—规划主导型下又存在三
种分路径，分别为完全受愿景内部机制影响、强组织支持感支撑、无组织支持感支撑。在这两大类型
下共产出了八条路径，每条路径则需要不同因素相互配合共同驱动幼儿园教师愿景的发展。与以往
研究相比，对于多重路径的探索能够更好地为促进幼儿园教师愿景的发展提供适宜的方案。

3. 愿景实践感对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通过路径图发现，愿景实践感作为边缘因素存在于每一条路径中。由此可见，教师对职业的期盼

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距是推动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也印证了哈姆尼斯等研究者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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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只有帮助教师学会弥合愿景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提高教师的愿景实践感，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园
教师愿景的发展。
（二）启示
1. 建立反思意识，缩短愿景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哈姆尼斯在对“遥远—清晰”型教师进行研究时发现教师现实的冲击，不仅仅来源于学校与教

学，还来源于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47]因此，幼儿园教师如何在实践中找寻愿景的实现策略尤为重
要，幼儿园教师在实践过程中需高度满足其本身的所有期待才能满足幼儿园教师愿景发展的需求。
若出现愿景与实践差距过大，教师会出现对职业过于失望，从而放弃愿景，逐渐背离愿景，进而出现
职业倦怠甚至离职行为。这就要求幼儿园教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反思。幼儿园教师可以对自
身行为、情感和需求进行反思，并且依据多种反思工具，改进愿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困惑，解决愿
景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从而促进教师愿景更好地发展，进而促进个人成长。在教师教育过程中改变传
统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方法，培养幼儿园教师自主建立反思意识，能够在具体实践中活学活用，进
而能够使幼儿园教师愿景与实践达到协调统一，发挥愿景实践感的推动作用。

2. 培养规划能力，厘清幼儿园教师愿景目标。
从愿景内源因素来看，教师需从自身对角色、教育教学、学生发展的理解形成对未来理想工作实

践图景的清晰设想，并设计具体明确的目标与策略，即幼儿园教师要围绕职业生涯及专业实践，厘清
自己想要什么，想怎么做，想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首先，建立教师愿景，教师需要弄清楚什么对自己最
重要，要“更清楚地看清目前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形成创造性张力和超越自我的欲望，激发自身实现
愿景的动力和愿望。[48]其次，发展教师愿景，教师需要依据愿景目标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工作实践进
行具体的规划，设计有效的实践策略，尤其是在职业生涯初期。如果教师愿景得到澄清，并且建立起
积极的职业规划，设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将有助于激发内生性发展动力，引领自身主动积极寻求发
展。哈姆尼斯认为，帮助职前教师明确其愿景，不仅能够为职前教师在就业选择上提供更多信息，帮
助其找到与自己教师愿景一致的学校，以做出最好选择，[49]同时还能为其职后主动持续有效发展奠
定生长基础。

3. 创建支持环境，促进幼儿园教师投入工作。
园所及组织应了解教师个人愿景，并提供支持性环境，积极回应教师诉求，为不同需求的教师提

供不同的服务项目，有针对性地提高其个人能力，增强其克服困难和应对挑战的胜任感，从而增强其
发展信心。[50]组织支持包括物质支持以及情感支持等，例如，合理制定奖励制度、关心教师工作状态、
了解教师的愿景目标、组织开展团队活动、组建学习共同体等，要使教师在工作中得到支持感，获得
心理安全感，从而有效降低甚至消除幼儿园教师在工作中的风险感知。[51]在园所给予的支持下，幼儿
园教师更加能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更重视自身的发展，在工作中得到积极反馈，从而提高愿景效
能感，让教师更加坚信愿景能够实现，更加主动地寻求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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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Visions Development

—Based 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HE Jingwen，LIU Xintong，ZHOU Zihan，LI Wenhui，WANG Xiujuan

（School of Preschool and Primary Education，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Teachers’ vision is an image of ideal classroom practice.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eachers’ active，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515 samples of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Shenyang City，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with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that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v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eight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s of driving teachers’

visions development. The configur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A—“support- input”type，mainly

dominated by the external mechanism，caused by the positive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high
commitment to work；B—“vision-planning”type，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l mechanism，caused
by ideal vision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ers’ visions
development paths，it is found that the sense of vision practi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should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ir future ideal work practice
based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s about roles，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design specific goals and strategies，and cooperate with the active organization support and high level of
work engagement. Most importantly，enhancing the sense of vision practice amo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is
essential to effectively drive the high- level develop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visions.

Key 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s； teacher vision； vision development； teacher developmen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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